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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以来已发生了三次 “革命”ꎬ 广义来讲ꎬ
这三次 “革命” 均属于 “颜色革命” 的范畴ꎮ 但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

治动员时ꎬ 往往尚不具备其他 “颜色革命” 反对派发起政治动员的一系列 “常

见” 条件 (如发达的社交网络、 强有力的政党、 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ꎮ 而在

相关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ꎬ 反对派依托何种力量实现高效的政治动员成为一个

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ꎮ 为解答这一问题ꎬ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

式政治力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成为本

篇文章重点考察的因素ꎮ 在三次 “革命” 中ꎬ 这三类非正式政治力量帮助反对

派实现了募集资金、 召集支持者、 获取舆论支持、 削弱政府合法性、 策反政府高

层官员等一系列政治目标ꎬ 成为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依托ꎮ 运用非正式政

治力量ꎬ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得以在其他相关条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ꎬ 于短时间

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ꎬ 并最终达到了推翻现存政权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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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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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ꎻ 曾向红ꎬ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ꎮ

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发生了三次 “革命”ꎬ 阿卡耶夫、 巴基耶夫和热

恩别科夫先后被 “革命” 所推翻ꎮ 可以说ꎬ 在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ꎬ “革命”
的发生与政府的倒台已经成为一种 “常态”ꎮ 不过ꎬ 与同一时期发生 “颜色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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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的其他国家相比ꎬ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存在一点不同ꎬ 即它的反对派在

进行 “革命” 的政治动员时ꎬ 往往并不具备发起动员的一系列 “常见” 条件

(如发达的社交网络、 强有力的政党、 较高水平的青年组织等)ꎮ 那么ꎬ 在一系

列 “常见” 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ꎬ 吉反对派是依靠哪些力量实现政治动员的?
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ꎬ 将有助于加深对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的理解ꎬ
也有助于探寻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 “革命” 的原因ꎬ 其不但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ꎬ 也具有一定理论价值ꎮ

一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动员的独特性

“颜色革命” 作为 ２１ 世纪以来在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种政

治现象ꎬ 被学界所广泛研究和关注①ꎮ 一般来说ꎬ 在 “颜色革命” 的相关国家

中ꎬ 反对派主要依托社交网络、 政党、 青年组织来进行政治动员ꎬ 而且上述因素

往往在相关国家 “组合式” 地出现ꎮ 以格鲁吉亚发生的 “玫瑰革命” 为例ꎬ 此

次事件中ꎬ 以联合民族运动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 联合民主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Ｐａｒｔｙ) 为代表的政党组织和以 “卡马拉” (Ｋｍａｒａꎬ 意为 “受
够了”) 为代表的青年组织均起到突出作用②ꎻ 以乌克兰发生的 “橙色革命” 为

例ꎬ 此次事件中ꎬ 尤先科 ( Ｖｉｋｔｏｒ Ｙｕｓｈｃｈｅｎｋｏ) 领导的 “我们的乌克兰” 党

(Ｏｕｒ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Ｐａｒｔｙ) 和 “博拉” (Пораꎬ 意为 “是时候了”) 青年组织均起到突

出作用③ꎻ 以突尼斯发生的 “茉莉花革命” 为例ꎬ 此次事件中ꎬ 社交网络发挥出

突出作用④ꎮ 以埃及发生的 “一􀅰二五革命” 为例ꎬ 此次事件中ꎬ 穆斯林兄弟会

(目前已更名为自由与公正党ꎬ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Ｐａｒｔｙ) 以及 “四􀅰六青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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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来讲ꎬ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发生的三次 “革命” 以及 “阿拉伯之春” 均可被纳入 “颜色
革命” 的范畴ꎮ

Ｇｉｏｒｇｉ Ｋａｎｄｅｌａｋｉꎬ “Ｇｅｏｒｇｉａ’ｓ Ｒｏ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Ｖｏｌ􀆰 １６７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７ꎻ Ｔｏｒｄｊｍａｎ Ｓｉｍｏｎꎬ “‘ Ｓｕｒｆ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ｕ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ꎬ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ｓｍｕｓ ｕｎｄ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５６ꎻ 曾向红、 连小倩: «从反对派与政
府互动差异看独联体国家 “颜色革命”»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ꎮ

Ｉｖａｎ Ｋａｔｃｈａｎｏｖｓｋｉꎬ “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ａｎｇ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ꎬ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３５１ － ３８２ꎻ 宋博: «试论颜色革命冲击下转型国家青年政治
组织的治理»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陈文胜: « “阿拉伯之春” 中青年社交媒体参与及其启示»ꎬ 载 «当代青年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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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 等社交网络群体均发挥出突出作用①ꎮ
不过ꎬ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相关情况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ꎬ 社交网络、 政党、

青年组织等进行政治动员的 “常见” 条件在吉尔吉斯斯坦发展得并不充分ꎮ 这

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ꎬ 其动员基础和动员过程与其他发生

过 “颜色革命” 国家的反对派相比均存在很大不同ꎮ
第一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交网络发展水平不高ꎮ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ꎬ 吉尔

吉斯斯坦在 ２００５ 年大约有 １０􀆰 ５％的人口是网民ꎬ 在 ２０１０ 年大约有 １６􀆰 ３％的人口

是网民ꎬ 此后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网民数量开始迅速攀升ꎬ 至 ２０１７ 年已有 ３８％ 的

人口是网民 (但同期突尼斯的网民占总人口比重已超过 ５５％ )②ꎮ 即使网民数量

在 ２０１０ 年后得到了快速增加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交网络发展仍然未能达到较高

水平ꎮ 至 ２０１７ 年年底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大约有 ６５ 万左右ꎬ Ｔｗｉｔｔｅｒ
用户大约有 ５５ 万左右③ꎮ 而且在吉尔吉斯斯坦使用社交网站的人群中ꎬ 很少形成

富有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社交团体ꎬ 对三次 “革命” 产生影响的社交网

络团体更是少见ꎮ 此外ꎬ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吉尔吉斯斯坦

的固定宽带普及率仅为 ４􀆰 ０４％ ꎬ 通信基础设施指数仅为 ０􀆰 ３ ４１８④ꎮ 总体来说ꎬ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ꎬ 其网络建设长期处于较低水平ꎬ 近年来虽然有较大提

升ꎬ 但尚未达到足以形成具有足够组织能力的社交网络团体的程度ꎮ
第二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政党相对羸弱ꎮ 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建设起

步较晚ꎬ 且政府对反对派长期进行打压ꎬ 所以吉反对派政党十分羸弱ꎬ 其对国家

政治生活的影响十分有限ꎮ 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ꎬ 反对派缺乏有号召力

的政治纲领ꎬ 这意味着反对派无法利用政治纲领来获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ꎻ 其

次ꎬ 反对派的政党建设并不成功ꎬ 其政党规模往往很小ꎬ 也没有很完备的组织系

统ꎬ 力量十分分散ꎬ 这意味着ꎬ 反对派的政党没有足够组织能力ꎬ 当反对派将要

发起政治运动时ꎬ 往往不能利用政党力量实现有效动员ꎻ 再次ꎬ 反对派所掌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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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恕、 宛程: « “一􀅰二五革命” 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发展趋势»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２ 年
第 １ 期ꎻ 周明、 曾向红: «埃及 “一􀅰二五革命” 中的信息瀑布与虚拟社交网络»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ꎻ 曾向红、 杨恕: «中东变局的发展过程、 动力与机制研究———以埃及变局为中心»ꎬ 载 «世界经
济与政治»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ꎮ

世界银行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Ｔ􀆰 ＮＥＴ􀆰 ＵＳＥＲ􀆰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ＫＧ
值得注意的是ꎬ 社交网站的网民数量是随时发生巨大变化的ꎬ 这受到社交网站所属公司的运营状

况的影响ꎬ ２０１６ 年年底吉尔吉斯斯坦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数量曾一度突破 １５０ 万ꎬ 但 ２０１７ 年年底降至 ６５ 万ꎮ
数据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ｃａｔ􀆰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ｓ / ｓｏｃｉａｌ － ｍｅｄｉａ － ｕｓｅｒｓ － ｉｎ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郭曼若: «中亚信息通信技术发展: 现状、 挑战及与中国的合作»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ꎮ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政府职位较少ꎬ 特别是在历次 “革命” 前夕ꎬ 主要的高层政治岗位几乎全为亲总

统派所把控ꎬ 而反对派此前所占据的政府高层位置则先后失去ꎬ 这意味着反对派的

政治行动很难获得政府高层的支持ꎻ 最后ꎬ 反对派政党既不掌握武装力量ꎬ 也缺乏

资金ꎬ 这意味着反对派所掌握的物质力量也十分有限ꎮ 总之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

派政党相对羸弱ꎬ 这使得他们在政治运动发生时很难起到主导作用ꎮ
第三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青年组织建设尚不完善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 “革

命” 中ꎬ 作用较为突出的青年组织当属 “凯尔凯尔” (Ｋｅｌ － Ｋｅｌ)ꎬ 该组织于

２００５ 年成立ꎬ 其对于 “郁金香革命” 的进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ꎮ 不过ꎬ “凯
尔凯尔” 组织规模仍然十分有限①ꎬ 并且在 “郁金香革命” 后便很快解散ꎮ 而此

后无论是 “二次革命” 还是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ꎬ 都鲜有青年组织能在其中发挥作

用ꎮ 总体来看ꎬ 吉尔吉斯斯坦青年组织的建设水平不高ꎬ 规模有限ꎬ 即使有个别青

年组织对政治局势产生影响ꎬ 也会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ꎮ
综上所述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ꎬ 其社交网络、 青年组

织、 政党等要素的建设和发展水平并不高ꎬ 这使得反对派在准备发起 “革命”
时ꎬ 往往不能将上述力量作为主要的动员基础ꎮ 这就引出了本文的问题: 吉尔吉

斯斯坦反对派是依托什么力量发动革命的ꎬ 又是怎样依托这些力量进行政治动员

的? 对于这一问题ꎬ 本文尝试从 “非正式政治力量” 的视角ꎬ 通过分析个人政

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三种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 “革
命” 中的作用来进行解答ꎮ 本文认为ꎬ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虽然不具备其他

“颜色革命” 国家发起政治运动的一系列 “常见” 条件ꎬ 但由于反对派掌握着较

为强大的非正式政治力量ꎬ 因此仍拥有足够资源来完成政治运动的动员工作ꎮ 通

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ꎬ 反对派在面临一系列不利条件的情况下ꎬ 仍然能够

募集资金、 发动群众、 制造舆论压力、 争取政治合法性、 博取基层力量的支持ꎬ
从而实现了高效的政治动员ꎮ

本文将通过非正式政治力量来对吉反对派的动员基础进行考察ꎮ 首先ꎬ 界定

非正式政治力量的含义ꎬ 之后分别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主要非正

式政治力量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 进行

梳理ꎻ 然后ꎬ 以吉尔吉斯斯坦发生过的三次 “革命” 作为案例ꎬ 对反对派运用

４９

① 根据阿利舍尔􀅰哈米多夫 (Ａｌｉｓｈｅｒ Ｋｈａｍｉｄｏｖ) 的研究ꎬ “凯尔凯尔” 组织仅仅拥有 ３００ 名成员ꎬ
并且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ꎮ 参见: Ａｌｉｓｈｅｒ Ｋｈａｍｉｄｏｖꎬ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ｓ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Ｙｏｕｔｈ”ꎬ Ｔｈｅ ＳＡ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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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进行论述ꎻ 最后ꎬ 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

派运用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机制进行归纳ꎮ

二　 反对派政治动员的基础———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

现实的政治运行是复杂多样的ꎮ 在正式的制度安排之外ꎬ 往往存在着其他的

能够对政治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力量ꎮ 对于这些游离于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政治

力量ꎬ 学界早有研究ꎮ 但对于如何命名和定义这种政治力量ꎬ 学界存在不同观点

(见表 １)ꎮ 为了明确定义、 方便本文的研究ꎬ 在综合考察过往研究成果的前提

下ꎬ 本文以 “非正式政治力量” 来命名这种 “游离于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能够

影响政治发展的力量”ꎬ 并将非正式政治力量界定为: 既不依托政府、 议会、 政

党、 法律、 军队等官方性的政治组织或机构ꎬ 也不依托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权或

武装力量ꎬ 却仍能够对政治运作产生影响的权力或政治资源①ꎮ

表 １　 “非正式政治力量” 及其类似概念在其他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及定义

文献作者 称谓 定义

福井春弘 非正式政治

通常而言ꎬ 规则和制度往往不是由权威机构故意创造
的ꎬ 它们只是单纯地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 演进成了
“习俗和行为准则”ꎬ 而这种由非正式规则和制度所支
配的政治就是非正式政治②ꎮ

罗德明
(Ｌｏｗｅｌｌ Ｄｉｔｔｍｅｒ)

非正式政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从行为上看ꎬ 非正式政治由基于价值理性而非目的理
性的关系组成ꎬ 这种关系是为个人服务的ꎮ 非正式政
治倾向于含蓄的和隐蔽的ꎬ 而非显性的和公开的ꎬ 非
正式政治是灵活的、 随意的、 无规律的ꎬ 而不是制度
化的ꎮ 从结构上看ꎬ 非正式政治可能比常规行政部门
更能影响领导ꎬ 并可能比下级更容易影响上级领
导􀆺􀆺从周期标准来看ꎬ 非正式政治往往发生在结构
崩溃最可能发生的时候③ꎮ

拉德尼兹
(Ｓｃｏｔｔ Ｒａｄｎｉｔｚ)

非正式政治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塑造政治行为和结果并为之提供基础的非正式性 (因
素)④ꎮ

５９

①

②

③
④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一些割据政权虽然不为官方政府或国际社会所承认ꎬ 但其所拥有的政党、 地方武
装等力量仍然属于正式的政治力量ꎮ

Ｈａｒｕｈｉｒｏ Ｆｕｋｕｉꎬ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ｒｏ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 Ｌｏｗｅｌｌ Ｄｉｔｔｍｅｒꎬ Ｈａｒｕｈｉｒｏ
Ｆｕｋｕｉ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Ｎ􀆰 Ｓ􀆰 Ｌｅｅꎬ ｅｄｓ􀆰 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ｐ􀆰 ３􀆰

Ｌｏｗｅｌｌ Ｄｉｔｔｍｅｒ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Ｎｏ􀆰 ３４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５ꎬ ｐ􀆰 ３３􀆰
Ｓｃｏｔｔ Ｒａｄｎｉｔｚ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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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费勒
(Ｔｏｍ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 政治的非正式性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ꎬ 非正式性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已
经被无数次的定义ꎮ 在这里ꎬ 我赞同林德尔 (的观
点)ꎬ 将那些在某些方面 “超越或规避国家监管” 的
活动归类为非正式活动①ꎮ

赫尔默克、 莱维斯基
(Ｇｒｅｔｃｈｅｎ Ｈｅｌｍｋ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 是指在官方认可的渠道之外创造、 交
流和执行的社会共享规则ꎬ 这一规则通常是不成
文的②ꎮ

劳斯
(Ｈａｎｓ －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Ｌａｕｔｈ) 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没有正式编入宪法或法律的制度③ꎮ

克里斯蒂安森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非正式治理

当参与决策的过程尚未 (或无法) 形成法律条文并公
开地强制执行时ꎬ 治理就是非正式的④ꎮ

哈什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ａｒｓｈ) 非正式治理

非正式治理是指一种没有编入法律的、 非制度性的决
策手段ꎬ 其中社会关系和影响力的网络扮演着重要角
色ꎬ 同时ꎬ 非正式治理也包括发生在各级非政府组织
内部或由各级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决策⑤ꎮ

特米尔库洛夫
(Ａｚａｍａｔ Ｔｅｍｉｒｋｕｌｏｖ) 非正式行为体

作为一个术语ꎬ “非正式行为体” 用来描述庇护网络
和非官方地组织起来的人群⑥ꎮ

　 　
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ꎬ 非正式政治力量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契合性ꎮ 在吉尔

吉斯斯坦历次 “革命” 中ꎬ 反对派所能掌握的正式政治力量十分有限ꎬ 因此其

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基础来自于非正式政治力量ꎮ 这一概念既能说明反对派的动

员基础是一种政治力量ꎬ 也能说明这种政治力量的非正式性ꎮ 而其他的类似概念

则起不到这种效果ꎮ 在考察了相关概念的内涵以及本文研究问题的特点后ꎬ 文章

最终选取 “非正式政治力量” 一词来描述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

过程中所依托的力量ꎮ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ｏｍ 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ｉｔｙ: Ｄｅａｌｓꎬ Ｔｒｕｓ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ａｌｍ”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２８０􀆰

Ｇｒｅｔｃｈｅｎ Ｈｅｌｍｋ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Ｌｅｖｉｔｓｋｙ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４ꎬ ｐ􀆰 ７２７􀆰

Ｈａｎｓ － Ｊｏａｃｈｉｍ Ｌａｕｔｈ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ＣＰＲ Ｊｏｉｎｔ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ꎬ Ｕｐｐｓａｌａꎬ ｐ􀆰 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ꎬ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ｏｌｌｅｓｄａｌ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ａ Ｐｉａｔｔｏｎｉ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Ｓｉｍｏｎａ Ｐｉａｔｔｏｎｉꎬ ｅｄｓ􀆰 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６􀆰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ａｒｓｈ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Ｎｅｕｈｏｌｄꎬ ｅｄ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８１􀆰

Ａｚａｍａｔ Ｔｅｍｉｒｋｕｌｏｖ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ｓ􀆰 ３ － 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１７􀆰



非正式政治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在对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界定后可以发现ꎬ 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尔吉斯斯坦

的政治运行产生着巨大作用ꎬ 且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为吉尔吉斯斯

坦反对派所掌握和利用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 “革命” 中ꎬ 反对派主要是利用

了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这三支非正式政治力

量ꎬ 才得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仍然高效地完成了政治动员ꎮ

(一)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主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利用其从政经历或社会关系

而发展出来的为自己政治需求服务的资源或力量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反政府运

动中ꎬ 反对派领导人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均发挥出显著的影响 (关于吉尔吉斯斯

坦的主要政治人物ꎬ 可以见表 ２)ꎮ 根据斯科特􀅰拉德尼茨 (Ｓｃｏｔｔ Ｒａｄｎｉｔｚ) 的研

究ꎬ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运动的动员主要受政治领导人的影响ꎬ 政治家有能力利用

他们与当地的非正式联系ꎬ 来动员对他们个人的支持①ꎮ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ꎬ
政坛上涌现出了诸多知名的反对派人物ꎬ 他们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对于反对派的

政治动员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ꎮ
１􀆰 菲利克斯􀅰库洛夫 (Ｆｅｌｉｘ Ｋｕｌｏｖ)ꎬ “郁金香革命” 和 “二次革命” 的主

要领导人物ꎬ 曾先后任吉尔吉斯斯坦内政部长、 副总统、 楚河州州长、 国家安全

部部长、 比什凯克市市长、 政府总理等职务ꎬ 并创立了吉尔吉斯斯坦尊严党ꎮ 库

洛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自于四个方面: (１) 政治伙伴ꎻ (２) 家族成员ꎻ
(３) 乡党ꎻ (４) 民间支持者ꎮ 首先ꎬ 库洛夫在其从政的四十多年时间中ꎬ 结识

了大量政治伙伴ꎬ 其中埃米尔􀅰阿利耶夫 (Ｅｍｉｌ Ａｌｉｅｖ)、 詹尼别克􀅰巴赫切耶夫

(Ｄｊａｎｙｂｅｋ Ｂａｋｈｃｈｉｅｖ) 和尤森􀅰库达贝格涅诺夫 (Ｕｓｅｎ Ｋｕｄａｉｂｅｒｇｅｎｏｖ) 等人与库

洛夫关系尤其密切ꎬ 这些政治伙伴无疑能为库洛夫的政治活动提供诸多助力ꎮ 其

次ꎬ 家族成员对于库洛夫政治活动的帮助也不容忽视ꎮ 库洛夫的父亲沙申白􀅰库

洛夫 (Ｓｈａｒｓｈｅｎｂａｉ Ｋｕｌｏｖ) 参加过卫国战争ꎬ 在执法机构工作ꎬ 后来以上校军衔

退休②ꎮ 库洛夫早期的政治经历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ꎬ 与其家庭的帮助不无关

系ꎮ 再次ꎬ 库洛夫的故乡拜尔提克也有大量库洛夫的支持者ꎮ 在库洛夫被捕期

７９

①

②

Ｓｃｏｔｔ Ｒａｄｎｉｔｚꎬ “Ｗｈ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Ｓａｌｌｙ 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 Ｒｙａｂｋｏｖꎬ “Ｓｉｔ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ｓ􀆰 ３ － 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４６􀆰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Ｆｅｌｉｘ Ｋｕｌｏｖ”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Ａｒ － Ｎａｍｙ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７ꎬ ２００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ｅｂ􀆰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ｒｇ / ｗｅｂ / ２００５０２２３０７４６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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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 拜尔提克村的村民在比什凯克多次组织了抗议活动ꎬ 图森􀅰朱玛卡诺娃

(Ｔｕｒｓｕｎ Ｊｕｍａｋａｎｏｖａ)、 萨达特􀅰桑托罗娃 (Ｓａａｄａｔ Ｓａｎｔｏｒｏｖａ) 等人均参加了抗议

活动并接受了采访ꎬ 他们表示ꎬ 拜尔提克村的抗议活动已经导致政府派出安全部

队对其进行监视①ꎮ 最后ꎬ 库洛夫本人在社会上也颇有威望ꎬ 一些人出于对他的

尊敬而支持他ꎮ 在库洛夫被捕入狱后ꎬ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均有数百乃至

上千的库洛夫支持者在比什凯克进行集会ꎬ 为库洛夫声援②ꎮ 在这些抗议活动

中ꎬ 当然有库洛夫的政治伙伴、 乡党和族人参与ꎬ 但那些慕名而来的支持者也为

数不少ꎮ 综上所述ꎬ 库洛夫拥有强大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ꎬ 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

使得他在关键的政治时刻ꎬ 可以争取到很多高层政客以及数千底层支持者的支

持ꎬ 从而形成广泛而高效的政治动员ꎬ 在 “郁金香革命” 和 “二次革命” 期间ꎬ
库洛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均发挥出重要作用ꎮ

２􀆰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Ｋｕｒｍａｎｂｅｋ Ｂａｋｉｙｅｖ)ꎬ “郁金香革命” 的主要领

导人物ꎮ 与库洛夫不同ꎬ 巴基耶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主要建立在部族、 家族和

政客的支持之上ꎮ 巴基耶夫属于泰伊特家族ꎬ 该家族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很有影

响力③ꎮ 在 “郁金香革命” 中ꎬ 巴基耶夫利用自己属于南方部族的身份ꎬ 煽动南

方部族民众参与政治运动ꎬ 从而集结起数千人的抗议队伍ꎬ 给政府以巨大压力ꎮ
巴基耶夫的家族在奥什市很有影响力ꎮ 巴基耶夫的父亲萨利􀅰巴基耶夫 ( Ｓａｌｉ
Ｂａｋｉｅｖ) 在苏联时期曾任当地集体农场的主席ꎮ 巴基耶夫的妻子塔季扬娜􀅰巴基

耶娃 (Ｔａｔｙａｎａ Ｂａｋｉｙｅｖａ) 在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主管莫里姆 (Ｍｅｅｒｉｍ) 基金会

楚河州区域的分支机构ꎬ 并在此期间与阿卡耶夫的夫人梅拉姆􀅰阿卡耶娃

(Ｍａｙｒａｍ Ａｋａｙｅｖａꎬ 莫里姆基金会的创立者)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ꎮ 巴基耶夫在

“郁金香革命” 之前即有过长期的从政和经营企业的经历ꎮ 这些经历帮助巴基耶

夫结识了一批政客和企业家ꎬ 并最终在 “郁金香革命” 期间发挥了作用ꎮ 阿布

萨马特􀅰马萨利耶夫 (Ａｂｓａｍａｔ Ｍａｓａｌｉｙｅｖ) 是巴基耶夫的政治伙伴中比较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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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政治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一个ꎬ 根据罗扎􀅰奥通巴耶娃 (Ｒｏｚａ Ｏｔｕｎｂａｙｅｖａ) 的说法ꎬ 在 “郁金香革命” 爆

发的三年前ꎬ 吉尔吉斯斯坦政界的 “元老”、 来自南部的国会议员马萨利耶夫非

正式地指定巴基耶夫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①ꎮ 一些政治人物ꎬ 比如尤森􀅰西迪科

夫 (Ｕｓｅｎ Ｓｙｄｙｋｏｖ) 承诺在马萨利耶夫死后服从他的命令ꎬ 并在 “郁金香革命”
中支持巴基耶夫②ꎮ

３􀆰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 (Ａｌｍａｚｂｅｋ Ａｔａｍｂａｙｅｖ)ꎬ 吉尔吉斯斯坦老牌

政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三次 “革命” 中ꎬ 阿坦巴耶

夫均发挥出重要作用ꎮ 阿坦巴耶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自于三个方面:
(１) 政治伙伴ꎻ (２) 民间支持者ꎻ (３) 私人武装ꎮ 首先ꎬ 阿坦巴耶夫在数十年

的从政生涯中ꎬ 结识了一大批政治伙伴ꎮ 阿卜迪甘尼􀅰艾尔克巴耶夫 (Ａｂｄｙｇａｎｙ
Ｅｒｋｅｂａｅｖ)、 奥通巴耶娃、 巴克伊特􀅰贝西莫夫 (Ｂａｋｙｔ Ｂｅｓｈｉｍｏｖ)、 卡内别克􀅰
伊萨科夫 (Ｋａｎｙｂｅｋ Ｉｓａｋｏｖ)、 库尔马托夫 (Ｋｕｂａｎｙｃｈｂｅｋ Ｋｕｌｍａｔｏｖ)、 伊琳娜􀅰卡

拉姆 什 金 娜 ( Ｉｒｉｎａ Ｋａｒａｍｕｓｈｋｉｎａ )、 昆 都 士 􀅰 焦 尔 杜 巴 耶 娃 ( Ｋｕｎｄｕｚ
Ｚｈｏｌｄｕｂａｅｖａ) 等人是阿坦巴耶夫比较重要的政治伙伴ꎮ 其次ꎬ 阿坦巴耶夫自己也

能够通过其个人的政治主张或人格魅力收获大量的民间支持者ꎮ 在三次 “革命”
中ꎬ 阿坦巴耶夫均利用其个人号召力集合了数千支持者进行游行示威ꎮ 最后ꎬ 在

阿坦巴耶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中ꎬ 有一支相对特殊的力量ꎬ 即阿坦巴耶夫的私

人武装ꎮ 在阿坦巴耶夫从政期间ꎬ 其儿子塞伊特􀅰阿坦巴耶夫就暗中购买武器ꎬ
形成了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力量ꎮ 在 ２０１９ 年热恩别科夫命令国家安全部队逮捕阿

坦巴耶夫时ꎬ 阿坦巴耶夫的私人武装一度对国家安全部队的行动进行阻击ꎬ 并造

成了安全部队的伤亡ꎮ
４􀆰 萨德尔􀅰扎帕罗夫 (Ｓａｄｙｒ Ｊａｐａｒｏｖ)ꎬ 吉尔吉斯斯坦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的主

要领导人物ꎮ 他之所以能够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中东山再起并迫使热恩别科夫下

台ꎬ 所依靠的主要是他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ꎬ 这种个人政治关系网络主要有三个

来源: (１) 政治伙伴ꎻ (２) 民间支持者ꎻ (３) 企业家ꎮ 首先ꎬ 扎帕罗夫在其从

政以及领导 “阿塔􀅰楚特” 党 (Ａｔａ Ｚｈｕｒｔ Ｐａｒｔｙ)、 爱国党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期

间ꎬ 结识了大量政治伙伴ꎮ 塔西耶夫 (Ｋａｍｃｈｙｂｅｋ Ｔａｓｈｉｅｖ)、 马米托夫 (Ｔａｌｅｎｔ
Ｍａｍｙｔｏｙ) 等人是扎帕罗夫最重要的政治伙伴ꎬ 他们成为扎帕罗夫继续动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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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及东山再起的重要因素ꎮ 其次ꎬ 扎帕罗夫一直以民族主义者著称ꎬ 这一民族

主义者身份为其获取了大量支持者ꎮ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ꎬ 扎帕罗夫以库姆托尔金

矿国有化为口号ꎬ 先后召集支持者在库姆托尔金矿进行抗议活动ꎬ 这两次抗议活

动均有数百名支持者参加ꎮ 最后ꎬ 扎帕罗夫曾先后担任索顿库尔农场负责人、 科

尔戈依石油公司董事、 古泽尔和努尔耐夫特盖兹炼油厂负责人等职位ꎮ 早期的商

业活动使扎帕罗夫能够结识相当数量的企业家ꎬ 在拓展扎帕罗夫社会人脉的同

时ꎬ 也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ꎬ 并方便其有更多途径来募集资金ꎮ
５􀆰 除上述主要政治人物外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历次 “革命” 中ꎬ 都会出现

一些地方上的反对派人物ꎬ 他们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虽然不及前面提到的反对派

领导人那样庞大ꎬ 但也能在政治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阿卜萨马特􀅰马萨利耶夫

(Ａｂｓａｍａｔ Ｍａｓａｌｉｙｅｖ)①、 奥穆别克􀅰特克巴耶夫 (Ｏｍｕｒｂｅｋ Ｔｅｋｅｂａｙｅｖ)②、 阿兹姆

别克 􀅰 别 克 纳 扎 罗 夫 ( Ａｚｉｍｂｅｋ Ｂｅｋｎａｚａｒｏｖ )③、 巴 亚 曼 􀅰 埃 尔 金 巴 耶 夫

(Ｂａｙａｍａｎ Ｅｒｋｉｎｂａｙｅｖ)④、 詹尼什别克􀅰纳扎拉利耶夫 ( Ｊｅｎｉｓｈｂｅｋ Ｎａｚａｒａｌｉｅｖ)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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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 ｈｋ / ｕｒｌ? ｓａ ＝ ｔ＆ｒｃｔ ＝ ｊ＆ｑ ＝ ＆ｅｓｒｃ ＝ ｓ＆ｓｏｕｒｃｅ ＝ ｗｅｂ＆ｃｄ ＝ ＆ｃａｄ ＝ ｒｊａ＆ｕａｃｔ ＝ ８＆ｖｅｄ ＝ ２ａｈＵＫＥｗｉＮｍ＿２ｐ０ｑｊｗＡｈＸ
ｚｄｃ０ＫＨＵＴ＿ＡｋＥＱＦｊＡＡｅｇＱＩＢＢＡＤ＆ｕｒｌ ＝ ｈｔｔｐｓ％３Ａ％２Ｆ％２Ｆｆａｓ􀆰 ｏｒｇ％２Ｆｓｇｐ％２Ｆｃｒｓ％２Ｆｒｏｗ％２ＦＲ４１１７８􀆰 ｐｄｆ＆ｕｓｇ
＝ ＡＯｖＶａｗ０Ｃａ３ｂＡｏｂｎ４ｂＸＦＺｈｄＮＮｓ２６ｌ

早在 ２００２ 年ꎬ 别克纳扎洛夫即召集其支持者进行了一场反对阿卡耶夫的抗议活动ꎬ 这一抗议活动
被称为 “阿克西事件”ꎬ 成为日后 “郁金香革命” 的导火索ꎮ 参见: Ｍａｒｔｈａ Ｂｒｉｌｌ Ｏｌｃｏｔｔꎬ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７ꎬ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０５ / ０４ / ０７ / ｌｅｓｓｏｎｓ － ｏｆ － ｔｕｌｉｐ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ｐｕｂ － １６７５８

埃尔金巴耶夫是一名有着黑社会背景的商人ꎬ 他供养着一大批拳击手、 摔跤手ꎬ 并创立了艾利什
(Ａｌｙｓｈ) 搏击协会来给这些拳击手和摔跤手提供工作ꎬ 在 “郁金香革命” 中ꎬ 埃尔金巴耶夫的搏击协会以
及下面的拳击手和摔跤手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有大约两千名拳击手和摔跤手被动员起来参与了游行示威ꎮ 参
考: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ｕｐａｔａｄｚｅ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Ｃｒｉｍ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Ｕｐｐｅｒｗｏｒｌｄ － ｕｎｄｅｒｗｏｒｌ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ꎬ ｉｎ Ｓａｌｌｙ 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ｅｄｉｔꎬ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ｓ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ｔｉｖｅｓꎬ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ｐ􀆰 ６３􀆰

“郁金香革命” 期间ꎬ 纳扎拉利耶夫动员了七千多支持者进行游行示威活动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Ｇｕｌｌｅｔｔｅ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Ｋｉｎｓｈｉｐ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２６􀆰



非正式政治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乌尔纳特别克􀅰巴里克塔巴索夫 (Ｕｒｒｎａｔｂｅｋ Ｂａｒｙｋｔａｂａｓｏｖ)①、 奥穆别克􀅰巴巴诺

夫 (Ｏｍｕｒｂｅｋ Ｂａｂａｎｏｖ)②、 阿达汉􀅰马杜马罗夫 (Ａｄａｈａｎ Ｍｏｄｕｍａｒｏｖ)③、 卡姆奇

别克􀅰塔西耶夫 (Ｋａｍｃｈｙｂｅｋ Ｔａｓｈｉｅｖ)④ 等人是这类反对派人物的典型代表ꎮ 这

些政治人物通过对其个人政治关系网络的运用ꎬ 同样动员起大量的支持者对 “革
命” 进行声援ꎬ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的进程ꎮ

表 ２　 文中主要政治人物简介⑤

政治人物 主要任职经历⑥ 备注

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Ａｓｋａｒ Ａｋａｙｅｖꎬ
１９４４􀆰 １１􀆰 １０ ~ )

１９９０􀆰 １０ ~ １９９１􀆰 １０: 苏联吉尔吉斯共
和国总统
１９９１􀆰 １０ ~ ２００５􀆰 ４: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统ꎬ “郁金香
革命” 中下台ꎬ 之后前往俄罗斯
担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ꎮ

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Ｋｕｒｍａｎｂｅｋ Ｂａｋｉｙｅｖꎬ

１９４９􀆰 ８􀆰 １ ~ )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贾拉拉巴德州州长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楚河州州长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２: 总理
２００５􀆰 ３ ~ ２０１０􀆰 ４: 总统

“郁金香革命” 的主要领导者之
一ꎬ 吉尔吉斯斯坦第二任总统ꎬ
“二次革命” 中下台ꎮ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郁金香革命” 期间ꎬ 巴里克塔巴索夫的支持者冲进比什凯克的一座政府大楼ꎬ 抗议他被排除在
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之外ꎮ 参见: Ｄａｖｉｄ Ｇｕｌｌｅｔｔｅꎬ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Ｋｉｎｓｈｉｐꎬ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２７􀆰

巴巴诺夫是一名商人ꎬ 他曾参加总统选举并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ꎬ 巴巴诺夫在 “郁金香革命” 和
“二次革命” 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参见: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ｎ Ｏｍｕｒｂｅｋ Ｂａｂａｎｏｖ”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７ꎬ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２ / ０１ / １７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 ｏｎ － ｏｍｕｒｂｅｋ －
ｂａｂａｎｏｖ － ｐｕｂ －４６４８７

马杜马罗夫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政治家ꎬ “团结吉尔吉斯斯坦” 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ｙ) 的
领导人ꎬ 他在阿卡耶夫时期就以对总统的尖锐批评而闻名ꎬ “郁金香革命” 中马杜马罗夫组织起了数千人
的抗议队伍ꎬ 但此后马杜马罗夫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ꎬ 他先后与阿坦巴耶夫、 塔西耶夫、 热恩别科夫、 扎
帕罗夫等人竞争总统职位ꎬ 均遭到失败ꎮ 参见: Ｅｒｉｃａ Ｍａｒａｔꎬ “Ｔｕｌｉｐｓ Ｂｌｏｏｍ ｉ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Ｈｏｐ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Ｄａｉｌ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８ꎬ ２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 /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ｏｒｇ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ｔｕｌｉｐｓ －
ｂｌｏｏｍ － ｉｎ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 ｈｏｐｅｓ － ｆｏｒ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ꎻ “Ｍａｄｕｍａｒｏｖ Ｓｕｂｍｉｔ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Ｓｅｌｆ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ꎬ ＡＫＩＰＲＥＳ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０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ａｋｉ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６５０３８３: Ｍａｄｕｍａｒｏｖ＿ ｓｕｂｍｉｔｓ＿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ｓｅｌｆ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塔西耶夫是扎帕罗夫的重要政治伙伴ꎬ “阿塔􀅰楚特” 党 (Ａｔａ － Ｚｈｕｒｔ Ｐａｒｔｙ) 和爱国党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的领导人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他与扎帕罗夫一起参加了要求库姆托尔金矿国有化的游行示威活动ꎬ 并在此次
活动后与扎帕罗夫一起被阿卡耶夫当局抓捕ꎬ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爆发后ꎬ 他与扎帕罗夫一起被释放ꎬ 随后被
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ꎬ 成为扎帕罗夫就任总统的得力助手ꎮ 参见: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Ｊａｉｌｅｄ”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０ꎬ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ｉｕ􀆰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ｐｘ?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 ＝ ８４０３６１８６８＆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Ｋｙｒｇｙｚ％ 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ｔｏｐｉｃ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８ꎻ Ａｄａｍ Ｈｕｇꎬ “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ｓ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Ｍａｒｃｈ １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ｆｐｃ􀆰 ｏｒｇ􀆰 ｕｋ /
ｒｅ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 ｒｉｇｈｔｓ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该附录基本按照政治人物所担任的最高职务的级别大小进行排列ꎮ
如无特别说明ꎬ 均为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的职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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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扎􀅰奥通巴耶娃
(Ｒｏｚａ Ｏｔｕｎｂａｙｅｖａꎬ
１９５０􀆰 ８􀆰 ２３ ~ )

１９９２: 外交部长和副总理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驻美国、 加拿大等国
大使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７: 外交部长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２: 驻英国大使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４: 联合国秘书长格鲁吉亚
维和特派团副特别代表
２００５􀆰 ３ ~ ２００５􀆰 ９: 代理外交部长
２０１０􀆰 ４ ~ ２０１０􀆰 ７: 代理总统
２０１０􀆰 ７ ~ ２０１１􀆰 １２: 总统

“郁金香革命” 和 “二次革命”
的主要领导者之一ꎮ

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
(Ａｌｍａｚｂｅｋ Ａｔａｍｂａｙｅｖꎬ

１９５６􀆰 ９􀆰 １７ ~ )

２００５􀆰 １２ ~ ２００６􀆰 ４: 工业、 贸易、 旅游
部长
２００７􀆰 ３ ~ ２００７􀆰 １１: 总理
２０１０􀆰 １０ ~ ２０１１􀆰 １０: 总理
２０１１􀆰 １０ ~ ２０１７􀆰 １１: 总统

“郁金香革命” “二次革命” 和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之一ꎮ

索隆拜􀅰热恩别科夫
(Ｓｏｏｒｏｎｂａｙ Ｊｅｅｎｂｅｋｏｖꎬ

１９５８􀆰 １１􀆰 １６ ~ )
２０１７􀆰 １０ ~ ２０２０􀆰 １０: 总统

原为阿坦巴耶夫的政治伙伴ꎬ 后
成为阿坦巴耶夫的主要政治对手ꎬ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中下台ꎮ

萨德尔􀅰扎帕罗夫
(Ｓａｄｙｒ Ｊａｐａｒｏｖꎬ
１９６８􀆰 １２􀆰 ６ ~ )

２０２０􀆰 １０ ~ ２０２０􀆰 １１: 代理总理、 代理
总统
２０２１􀆰 １ 至今: 总统

最初为巴基耶夫的支持者ꎬ 后为
阿坦 巴 耶 夫 的 主 要 政 治 对 手ꎬ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之一ꎮ

费利克斯􀅰库洛夫
(Ｆｅｌｉｘ Ｋｕｌｏｖꎬ

１９４８􀆰 １０􀆰 ２９ ~ )
２００５􀆰 ９ ~ ２００６􀆰 １２: 总理

尊严党创始人ꎬ “郁金香革命”
“二次革命” 主要领导者之一ꎮ

阿布萨马特􀅰马萨利耶夫
(Ａｂｓａｍａｔ Ｍａｓａｌｉｙｅｖꎬ

１９３３􀆰 ４􀆰 １０ ~ ２００４􀆰 ７􀆰 ３１)

１９８５􀆰 １１ ~ １９９０􀆰 ４: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
国第一书记
１９９０􀆰 ４ － １９９０􀆰 １２: 苏联吉尔吉斯共和
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共和国第一书
记ꎬ 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创
始人和主要领导者ꎬ 后期支持巴
基耶夫ꎮ

卡姆奇别克􀅰塔西耶夫
(Ｋａｍｃｈｙｂｅｋ Ｔａｓｈｉｅｖꎬ

１９６８􀆰 ９􀆰 ２７ ~ )
２０２０􀆰 １１ 至今: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扎帕罗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ꎬ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ꎮ

阿卜迪甘尼􀅰艾尔克巴耶夫
(Ａｂｄｙｇａｎｙ Ｅｒｋｅｂａｅｖ)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９: 社会民主党党魁
国家科学院院长

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ꎬ 阿坦巴
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ꎮ

阿齐姆别克􀅰别克纳扎罗夫
(Ａｚｙｍｂｅｋ Ｂｅｋｎａｚａｒｏｖ) 总检察长

埃尔金巴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ꎬ
“阿克西事件” 的主要领导者ꎮ

埃米尔􀅰阿利耶夫
(Ｅｍｉｌ Ａｌｉｅｖꎬ １９５４􀆰 １０􀆰 ８ ~ ) 尊严党副主席

库洛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ꎬ “郁金香
革命”、 “二次革命” 的主要领导
者之一ꎮ

詹尼别克􀅰巴赫切耶夫
(Ｄｊａｎｙｂｅｋ Ｂａｋｈｃｈｉｅｖ)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０: 国家安全部反恐小组负
责人

库洛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ꎬ “郁金香
革命” 的参与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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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亚曼􀅰埃尔金巴耶夫
(Ｂａｙａｍａｎ Ｅｒｋｉｎｂａｙｅｖꎬ

１９６７􀆰 ９􀆰 ２２ ~ ２２０５􀆰 ４􀆰 ２８)
搏击协会领导者ꎬ 国会议员

别克纳扎罗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ꎬ
“郁金香革命” 的主要领导者之
一ꎬ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被暗杀

尤森􀅰西迪科夫
(Ｕｓｅｎ Ｓｙｄｙｋｏｖ)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总统顾问

巴基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ꎬ “郁金
香革命” 主要参与者ꎮ

阿达汉􀅰马杜马罗夫
(Ａｄａｈａｎ Ｍｏｄｕｍａｒｏｖꎬ

１９６５􀆰 ９􀆰 ３ ~ )
国会议员

“郁金香革命” 的主要参与者ꎬ 先
后与阿坦巴耶夫、 热恩别科夫、
扎帕罗夫竞争总统职位ꎮ

钦吉兹􀅰艾特马托夫
(Ｃｈｉｎｇｈｉｚ Ａｉｔｍａｔｏｖꎬ

１９２８􀆰 １２􀆰 １２ ~ ２００８􀆰 ６􀆰 １０)

吉尔吉斯斯坦著名作家ꎬ 推举阿
卡耶夫成为吉尔吉斯斯坦首任总
统的关键人物ꎮ

　 　

(二) 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

部族作为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并对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群体性概

念ꎬ 被学界所广泛关注和研究ꎮ 目前ꎬ 关于部族的定义ꎬ 学界仍然处于广泛的争

论之中ꎮ 本文采用牛津网络词典的定义ꎬ 将部族定义为由家庭或是社会、 经济、
宗教、 血缘等共同体所组成的ꎬ 具有共同的文化和方言ꎬ 通常具有公认领导者的

社会形态①ꎮ 由部族这一概念而引申出来的部族主义和部族政治等相关概念ꎬ 也

在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ꎮ
在吉尔吉斯语中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本意便是 “四十个部落所组成的国家”ꎮ

所以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发展过程中ꎬ 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的影响必然十分

深远ꎮ 如今ꎬ 吉尔吉斯斯坦就部族结构状况而言ꎬ 主要分为三大集团ꎬ 即左翼、
右翼以及伊奇基利克②ꎮ 抑或按照地理位置ꎬ 可以将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分为由

北部和西部部落组成的左联盟与由南部部落组成的右联盟ꎬ 即北方部族与南方部

族ꎮ 所谓的北方部族基本位于楚河州 (Ｃｈｕｉ Ｏｂｌａｓｔ)、 伊塞克湖州 ( Ｉｓｓｙｋ － Ｋｕｌ
Ｏｂｌａｓｔ)、 纳伦州 (Ｎａｒｙｎ Ｏｂｌａｓｔ) 和塔拉斯州 (Ｔａｌａｓ Ｏｂｌａｓｔ)ꎬ 而所谓的南方部族基

本位于巴特肯州 (Ｂａｔｋｅｎ Ｏｂｌａｓｔ)、 贾拉拉巴德州 (Ｊａｌａｌ － Ａｂａｄ Ｏｂｌａｓｔ) 和奥什州

(Ｏｓｈ Ｏｂｌａｓｔ)ꎮ 这些部落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理因素: 一个巨大的山脉将吉尔

３０１

①
②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ｓ: /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ｏｕｐ􀆰 ｃｏｍ / ｇｏｏｇｌｅ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 ｅｎ /
左翼部族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和西部的平原地区ꎬ 主要包括萨雷巴噶什、 布库、 塔盖伊、 萨勒

斯、 萨雅克、 琼巴噶什、 巴塞孜等七个分支ꎬ 右翼部族位居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地地区ꎬ 主要包括库什
楚、 萨雷蒙杜兹、 热塔格、 启台、 巴塞克等部ꎬ 伊奇己利克由众多小部落组成ꎬ 大致包括基普恰克、 乃
曼、 太伊特、 凯塞克、 热凯塞克、 博斯敦、 诺伊霍特、 阿瓦特等ꎮ 参见焦一强: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转型
研究»ꎬ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ꎬ ２００９ 年ꎬ 第 １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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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斯斯坦划分为北部和南部ꎬ 长期以来使这两个区域之间的通讯和运输变得困难ꎬ
从而造成了明显的文化差异ꎮ 北部比较发达富裕ꎬ 并且倾向于与俄罗斯和西方建立

更紧密的关系ꎮ 南部人口众多ꎬ 更多信奉传统伊斯兰价值观ꎮ 部族政治对吉尔吉斯

斯坦的影响十分深远ꎬ 并主要体现为个人认同、 社会关系、 政治生活三个方面ꎮ
在个人认同方面ꎬ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起到界定身份、 凝聚族群的作用ꎮ 由

于吉尔吉斯斯坦特殊的历史因素ꎬ 吉尔吉斯人对于本部族的认同度很高ꎬ 这种认

同度甚至挑战到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度ꎮ 在历史上ꎬ 吉尔吉斯民族一直没有中央政

府ꎬ 各地居民都是由所在部族统治ꎮ 正如朱拉耶夫 (Ｓｈａｉｒｂｅｋ Ｊｕｒａｅｖ) 所说ꎬ “在
１９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ꎬ 北部和南部部落都卷入了持续的内部冲突ꎬ 而此时并

没有一个权威的中央政府值得他们尊重ꎮ 吉尔吉斯人在历史上也没有发展出对领

土或人民行使政治权力的做法ꎬ 也没有特定的部落获得对其他部落的权力ꎬ 此

外ꎬ 从来没有制定过对所有人平等适用的正式法律ꎮ”① 因此ꎬ 直到今天ꎬ 有些

吉尔吉斯人仍然选择通过建立血统协会来加强本部族的联系ꎬ 这些协会对日常生

活以及国家政治产生幕后影响②ꎮ 即使对自己原本的血统并不很清楚的吉尔吉斯

人ꎬ 也倾向于用南方部族和北方部族来划分自己的身份ꎮ
在社会关系方面ꎬ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

和社会关系ꎮ 本部族成员经常会举行内部聚会ꎬ 以联络感情、 商讨生活和社会事

宜ꎮ 在一些部族内部也会形成严格的规定ꎬ 以约束自己的族人ꎮ 本部族成员之间

的感情往往很深厚ꎬ 他们会被提醒 “同一部族的成员ꎬ 不应该背叛彼此”ꎬ 以及

“我们是亲戚ꎬ 应该相互支持”③ꎮ 伊兹马义别科娃 (Ａｋｓａｎａ 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ｋｏｖａ) 在其

一篇文章中以彻里克 (Ｃｈｅｒｉｋ) 家族的一次内部聚会为例ꎬ 详细地描述了吉尔吉

斯斯坦的部族生活与部族文化ꎮ 在这次聚会中ꎬ 大约 ８０ 多人历时 １４ 小时前往阿

拉布卡 (Ａｌａ － Ｂｕｋａ)ꎬ 以进行即将到来的家族聚会ꎬ 聚会的气氛十分热烈ꎬ 人们

在聚会中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④ꎮ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ｈａｉｒｂｅｋ Ｊｕｒａｅｖꎬ “Ｋｙｒｇｙｚ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ｓ􀆰 ３ －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６０􀆰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ｅｔ􀆰 ｏｒｇ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ｌｉｎｅａｇｅ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ｎｄ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ｋｓａｎａ 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ｋｏｖａ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Ｐａｒｔ ２ꎬ Ｍｉｃｒｏ － Ｌｅｖｅｌ”ꎬ Ｂａｓ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６􀆰

Ａｋｓａｎａ 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ｋｏｖａꎬ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ꎬ ２０１８.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ｃｅｓｓｂｌｏｇ􀆰 ｃｏｍ /
２０１８ / ０１ / ｌｉｎｅａｇｅ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 －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 ｂｙ － ａｋｓａｎａ － 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ｋｏｖ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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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生活方面ꎬ 部族政治通过影响议会和总统选举ꎬ 将部族的烙印深深地

打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上ꎮ 基于部族的组织拥有巨大权力ꎬ 有能力动员选民、
影响政客并组织抗议活动ꎮ 从本质上讲ꎬ 它们可以充当游说团体ꎬ 甚至深入到地

方和地区机构的基本政党ꎮ 萨里巴吉什 (Ｓａｒｙｂａｇｙｓｈ)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ꎬ 它

在 ２０１４ 年夏季举行的忽里勒台 (Ｋｕｒｕｌｔａｉ) 吸引了 ４５０ 名代表ꎬ 其中包括公众人

物、 企业家、 国会议员、 历史学家和本部族长者ꎮ 此外ꎬ 巴基耶夫下台后ꎬ 吉尔

吉斯斯坦曾经有一波各地部族召开大会的风潮ꎮ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 泰伊特 (Ｔｅｉｙｔ)
家族、 萨里巴伊什 (Ｓａｒｙｂａｇｙｓｈ) 家族和彻里克 (Ｃｈｅｒｉｋ) 家族先后在列依列克

(Ｌｅｉｌｅｋ) 区、 伊塞克湖 (Ｉｓｓｙｋ － Ｋｕｌ) 区和阿拉布卡 (Ａｌａ － Ｂｕｋａ) 区进行集会ꎬ
选举家族领袖①ꎮ 很多政府官员也出席这些部族会议ꎬ 使这些部族会议具有很强

的政治色彩ꎮ
总之ꎬ 在个人认同、 社会关系、 政治生活等方面ꎬ 吉尔吉斯斯坦深受部族主

义的影响ꎬ 这使得反对派具备了利用部族认同和部族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的可能ꎮ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ꎬ 随着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的研究逐渐增多ꎬ 越来越多的学

者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部族政治进行了研究和论述ꎮ 在有关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研究

的文献中ꎬ 有相当数量的文献指出了部族政治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内政治的影响ꎮ
在三次反政府运动中ꎬ 反对派均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族群矛盾ꎬ
他们以总统对立部族的身份召集本部族群体ꎬ 进而组织起一支数量可观的游行示

威队伍ꎬ 给执政的总统以巨大的政治压力ꎮ

(三) 传统政治习俗

吉尔吉斯斯坦虽然独立时间很短ꎬ 但是其历史却十分悠久ꎮ 经过长期的历史

演进ꎬ 一些传统政治习俗得以保留至今ꎬ 并对当今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产生着

重要影响ꎮ 这些传统政治习俗既包括以图甘切利克 (Ｔｏｏｇａｎｃｈｉｌｉｋ) 为代表的对

吉尔吉斯人所尊崇的传统政治文化或行为准则ꎬ 也包括以阿克萨卡尔 (Ａｋｓａｋａｌ)
和帕尔万 (Ｐａｌｖｏｎ) 为代表的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产生独特影响的政治角色

或政治群体ꎬ 更包括以忽里勒台 (Ｋｕｒｕｌｔａｉ) 为代表的得到吉尔吉斯人广泛认同

的历史性政治机构ꎮ 上述传统政治习俗均被反对派所重视ꎬ 成为其在发起 “革

５０１

① Ａｋｓａｎａ Ｉｓｍａｉｌｂｅｋｏｖａꎬ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ａｒｔ ２ Ｍｉｃｒｏ －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 －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ꎬ Ｂａｓｅ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７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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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过程中进行政治动员、 获取道义支持的手段和工具ꎮ
１􀆰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ꎬ 吉尔吉斯斯坦形成了独特的图甘切利克文化ꎮ

图甘切利克的本意是 “团结”ꎬ 即每个吉尔吉斯人都有义务成为一名士兵ꎬ 帮助

他的社区成员ꎬ 或是为他的社区成员报仇①ꎮ 图甘切利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社会

文化、 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 它不但是增进一个部族或社区内部凝聚力的

重要精神要素ꎬ 也是帮助政治家们获取民众支持、 发起政治动员的重要政治工

具ꎮ 这种独特的图甘切利克文化被反对派领导人所利用ꎬ 成为吉尔吉斯斯坦 “革
命” 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ꎮ 由于很多反对派政治领袖在其所在部族

或地区享有较高威望ꎬ 因此他们一旦以图甘切利克作为口号来对其族群发起动

员ꎬ 往往就会调动起当地民众的情绪并以此获得大量民众支持ꎮ
２􀆰 在吉尔吉斯斯坦ꎬ 阿克萨卡尔同样对其社会乃至政治风貌产生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ꎮ 阿克萨卡尔的原意为 “长着白胡子的老人”ꎬ 但在研究阿克萨卡尔的

政治学或社会学意义时ꎬ 往往采用其引申义ꎬ 即 “基层社会中年长且有威望的

人”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各个部族中ꎬ 均有尊奉长者的社会规范ꎬ 年长的人在其

社会中具有很高的权威ꎮ 阿克萨卡尔利用他们的权威在社区中维持社会控制ꎬ 谴

责 (Ｕｉａｔ) 和祝福 (Ｂａｔａ) 是阿克萨卡尔们在族群中建立威信的手段ꎮ 由于阿克

萨卡尔们在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中具有崇高威望ꎬ 所以反对派在进行政治动员时格

外重视对阿克萨卡尔们的联络和拉拢ꎮ 而且ꎬ 很多反对派领导人物自身便是阿克

萨卡尔ꎬ 他们在发起 “革命” 时也重视对这一身份的利用ꎮ
３􀆰 由于帕尔万所处的社会地位较高ꎬ 所以当帕尔万们发表自己的声音ꎬ 乃

至于参与政治活动时ꎬ 往往能够得到较多民众的响应ꎮ 在吉尔吉斯语中ꎬ 帕尔万

意为 “摔跤手”ꎬ 而在当代的吉尔吉斯斯坦社会ꎬ 帕尔万往往被引申为强壮、 好

斗的男子ꎬ 他们不但孔武有力ꎬ 而且高贵和正义ꎮ 帕尔万们通常会自发地形成行

业协会或行业联盟ꎬ 当他们参与政治活动时ꎬ 其背后依托的行业协会或行业联盟

会采取集体行动ꎬ 从而制造出更大的声势ꎮ 在 “郁金香革命” 期间ꎬ 反对派领

导人物之一埃尔金巴耶夫即利用其帕尔万的身份ꎬ 召集众多同行以及民众进行游

行示威ꎬ 对政府制造了巨大压力ꎮ
４􀆰 忽里勒台是中亚地区非常古老的一个政治制度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ꎬ 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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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台制度可以追溯到操突厥语民族和蒙古人统治中亚的时代①ꎮ 召开忽里勒台的

目的ꎬ 主要是为了选举新汗以及作出重要的决定ꎬ 包括帝国行政区划的重组、 新

的税收法律的制定、 部队的派遣ꎬ 等等②ꎮ 忽里勒台在中亚地区存在了数百年ꎬ
其性质逐渐由游牧部落贵族进行政治决策的机构转变为进行国家决策的国民议

会ꎮ 苏联时期ꎬ 这一机构并没有像其他许多传统政治机构那样受到苏联当局的压

迫ꎮ 苏联解体后ꎬ 忽里勒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影响力又有所恢复ꎮ 鉴于

忽里勒台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特殊意义ꎬ 自阿卡耶夫以来ꎬ 历届吉尔吉斯斯坦

政府都十分重视对忽里勒台的控制ꎬ 以达到利用忽里勒台为政府的合法性背书的

目的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５ 日ꎬ 阿卡耶夫组织了其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全国忽里勒台会

议ꎬ 其目的在于巩固自身执政地位ꎬ 以及为即将到来的 ２００５ 年议会大选抢占舆

论高地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巴基耶夫也组织了其执政期间的最后一次忽里勒台会议ꎬ
根据巴基耶夫在访谈中的回忆ꎬ 与会代表作出了支持巴基耶夫及其改革路线的决

议③ꎮ 但是ꎬ 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利用忽里勒台来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做法并没有收

到足够的成效ꎮ 一方面ꎬ 人民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召开的忽里勒台并不信任ꎬ 甚

至对政府控制和干预忽里勒台的做法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情绪ꎮ 另一方面ꎬ 政府对

忽里勒台的操控ꎬ 并没有削弱反对派在忽里勒台中的影响力ꎮ 忽里勒台除了在全

国范围内设立总忽里勒台之外ꎬ 在各个州乃至城市、 部落都设有忽里勒台ꎮ 反对

派在这些地方性忽里勒台中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ꎬ 这为后来反对派利用忽里勒台

来加速实现反政府动员提供了基础ꎮ
综上所述ꎬ 传统政治习俗在吉尔吉斯斯坦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由于

传统政治习俗的根基来自于广大民众的认可ꎬ 所以这些传统政治习俗往往能够独

立于正式政治制度而发挥作用ꎮ 而这一点ꎬ 也被反对派所广泛利用ꎬ 成为反对派

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ꎮ 对于不同类型的传统政治习俗ꎬ 反对派有着不同的运

用策略ꎮ 对于以图甘切利克为代表的政治文化或行为准则来说ꎬ 其主要作用在于

帮助反对派获得道义支持ꎬ 以及依据政治文化或行为准则来对参与政治运动的民

众进行口头褒奖ꎬ 从而激起人们的政治热情ꎮ 对于以阿克萨卡尔和帕尔万为代表

的政治角色或政治群体来说ꎬ 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反对派的政治动员提供中间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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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 并依托这些中间联络者的政治号召力来赢得更广泛的民众支持ꎮ 对于以忽里

勒台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机构来说ꎬ 其主要作用在于帮助反对派赢得政治合法性ꎬ
通过对这些传统政治机构的组织运行或重新启用ꎬ 反对派得以发布自己的政治主

张ꎬ 并实现动摇原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增加自身政治合法性的目的ꎮ

三　 反对派利用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根据本文的假设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 “革命” 中ꎬ 反对派之所以能在短

时间内实现有效的政治动员ꎬ 是由于其充分地利用了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

同及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这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ꎮ 通过对这三种非正式政治

力量的运用ꎬ 吉反对派成功地实现了募集资金、 动员支持者、 制造舆论压力、 争

取政治合法性、 博取基层力量支持等一系列政治目标ꎬ 从而在缺乏一系列其他条

件的情况下仍然实现了高效的政治动员ꎮ 下面将以吉尔吉斯斯坦的历次 “革命”
作为研究案例ꎬ 对反对派利用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进行梳

理ꎬ 并分析这些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三次 “革命” 中所发挥的作用ꎬ
以验证文章的假设ꎮ

(一) “郁金香革命” 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郁金香革命” 期间ꎬ 反对派对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等非正式政治力量均有比较充分的利用ꎬ 从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高

效的政治动员ꎮ
首先ꎬ 反对派领导人物大量运用自己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进行政治动员ꎮ 这

其中ꎬ 巴基耶夫和库洛夫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早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ꎬ 西迪科夫等人就已游说巴基耶夫组建了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治集团①ꎮ “郁金

香革命” 爆发后ꎬ 巴基耶夫利用自己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在南方地区进行了大量

政治动员ꎮ 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底ꎬ 已有数千支持者随巴基耶夫走上街头ꎬ 他们手持

国旗ꎬ 戴着粉红色和黄色头带ꎬ 要求阿卡耶夫下台②ꎮ 库洛夫对个人政治关系网

的运用有所不同ꎬ 在 “郁金香革命” 前夕ꎬ 库洛夫的助手阿利耶夫即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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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参加了反对派与阿卡耶夫之间的会谈ꎬ 会谈中阿利耶夫提出了进行政治改

革、 释放库洛夫等政治要求①ꎮ “郁金香革命” 爆发后ꎬ 阿利耶夫带领支持者从

监狱中释放了库洛夫ꎬ 并在采访中称: “我们已经营救了库洛夫ꎬ 他很快会在电

视上发表讲话”②ꎮ 库洛夫还被反对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任命为安全部队的负责

人③ꎮ 随后ꎬ 库洛夫的助手库达贝格涅诺夫积极参与了比什凯克民兵志愿巡逻队

的组建工作ꎬ 并负责库洛夫的安全保障工作④ꎮ 巴基耶夫、 库洛夫利用他们所掌

握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建立起了政治动员系统ꎬ 这些动员系统的成员又进一步发

动他们身边所熟悉的人群加入抗议ꎬ 从而动员起了庞大的游行示威队伍ꎬ 并且初

步地实现了建立新政治机构、 组建安全部队、 维护社会治安等政治目标ꎮ
除巴基耶夫和库洛夫之外ꎬ 诸多其他反对派政治人物也利用了其个人政治关

系网络进行了政治动员ꎮ 纳扎拉利耶夫是比什凯克的一名有影响力的医生ꎬ 他在

“郁金香革命” 期间发表文章、 散发小册子ꎬ 并录制了支持反对派的广播公告ꎬ
鼓励人们抗议ꎬ 并指责阿卡耶夫试图 “愚弄” 国民⑤ꎮ 巴里克塔巴索夫也动员其

支持者冲进比什凯克的一座政府大楼ꎬ 抗议他被排除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之

外⑥ꎮ 埃尔金巴耶夫也动员起大约两千名拳击手和摔跤手参与了游行示威⑦ꎮ 此

外ꎬ 梅利斯􀅰埃希马卡诺夫 (Ｍｅｌｉｓ Ｅｓｈｉｍａｋａｎｏｖ)、 库巴特贝克􀅰拜博洛夫

(Ｋｕｂａｔｂｅｋ Ｂａｉｂｏｌｏｖ)、 特克巴耶夫、 奥通巴耶娃、 别克纳扎罗夫也都参与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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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革命” 的政治动员①ꎮ 总之ꎬ 参与 “郁金香革命” 的反对派政治人物数

量众多ꎬ 他们依托其庞杂的个人关系网络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动员起来了相当规

模的游行示威队伍ꎬ 对阿卡耶夫政府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ꎮ
其次ꎬ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也被反对派所广泛运用ꎬ 对 “郁金香革命” 进

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ꎬ 极大地加快了反对派政治动员的进程ꎮ 在这一过程

中ꎬ 南方部族的力量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巴基耶夫、 马萨利耶夫、 西迪科夫等南方

部族的政治领袖组成了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治同盟ꎬ 他们鼓动本部族群众进行游行

示威甚至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ꎬ 极大地增强了反对派政治动员的能力ꎮ 这导致

“郁金香革命” 中南方地区的抗议规模要远远大于北方地区的抗议规模ꎮ 至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ꎬ 在比什凯克的抗议者大约有３ ０００人ꎬ 而在贾拉拉巴德的抗议者则

有 ５ 万人之多ꎬ 即使政府在 ３ 月 ２０ 日派遣部队镇压了贾拉拉巴德地区的抗议者ꎬ
但抗议者又能够很快重新集结并派遣约１ ７００名骑兵驻守在贾拉拉巴德郊区②ꎮ

最后ꎬ 图甘切利克、 阿克萨卡尔、 帕尔万、 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习俗也在

“郁金香革命” 的政治动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吉尔吉

斯斯坦人民联盟在贾拉拉巴德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忽里勒台ꎬ 主要的反对派均参

加了此次会议ꎬ ３ 月 １９ 日ꎬ ３１ 名反对派领导人又在奥什市组织了另一次忽里勒

台③ꎮ 与此同时ꎬ ３ 月 １５ 日ꎬ 一名阿克萨卡尔在贾拉拉巴德进行演说并与当地政

府进行谈判ꎬ 而当政府拒绝与阿克萨卡尔进行谈判时ꎬ 当地的民众便被激怒ꎬ 一

名受访者表示: “如果阿克萨卡尔都被政府所拒绝ꎬ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还能指望

政府做什么呢?”④ 这种民众的怒火在政府安全部队袭击了一些阿克萨卡尔后更

加强烈ꎬ 人们纷纷喊出 “人民的儿子不会打自己的阿克萨卡尔” 的口号ꎬ 使这

支抗议队伍带有了很强烈的复仇情绪⑤ꎮ 反对派利用传统政治习俗发起政治动员

的最突出案例当属埃尔金巴耶夫对于其身边的帕尔万们的动员ꎬ 由于埃尔金巴耶

夫本人便是一名帕尔万ꎬ 并且他掌管的艾利什 (Ａｌｙｓｈ) 搏击协会供养着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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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政治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拳击手和摔跤手ꎬ 所以当埃尔金巴耶夫发起反对阿卡耶夫的政治游行时ꎬ 几乎毫

不费力地便召集了两千多名帕尔万来到比什凯克进行游行示威ꎬ 他们的到来大大

增强了反对派的声势①ꎮ
综上所述ꎬ 在 “郁金香革命” 期间ꎬ 反对派所掌握的三种非正式政治力

量———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同及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均发挥出重要作

用ꎮ 利用这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ꎬ 反对派得以在自身政党建设水平较低、 网络及媒

体宣传相对缺乏情况下完成高效政治动员ꎬ 最终实现推翻阿卡耶夫的政治目标ꎮ

(二) “二次革命” 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在 “二次革命” 过程中ꎬ 反对派同样大量利用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认

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进行政治动员ꎮ 与 “郁金香革命” 的政治动员相

比ꎬ 反对派利用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动员的手段更加娴熟ꎬ 而且这三种

用以进行政治动员的非正式政治力量也发生了内部成分的变化ꎮ
首先ꎬ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在反对派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但与 “郁金香革命” 不同的是ꎬ 特克巴耶夫、 奥通巴耶娃、 阿坦巴耶夫主导了

“二次革命” 的政治动员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ꎬ “阿塔􀅰梅肯” 党 (Ａｔａ Ｍｅｋｅｎ
Ｐａｒｔｙ) 副主席、 特克巴耶夫的主要政治伙伴舍尔尼亚佐夫 (Ｂｏｌｏｔ Ｓｈｅｒｎｉａｚｏｖ) 因

参加反对巴基耶夫的集会而被政府逮捕②ꎮ 舍尔尼亚佐夫的被捕成为 “二次革

命” 爆发的导火索ꎬ 一些 “阿塔􀅰梅肯” 党的成员以及对政府不满的民众对政

府的这一行为进行抗议ꎬ 并与政府的安全部队发生了短暂的冲突ꎮ ４ 月 ７ 日ꎬ 被

政府释放的特克巴耶夫带领一些 “阿塔􀅰梅肯” 党的成员和他的支持者走上街

头ꎬ 继续抗议政府的暴力行为③ꎮ 随后ꎬ 奥通巴耶娃、 特克巴耶夫、 阿坦巴耶夫

等人宣布组建临时政府④ꎮ 阿坦巴耶夫、 萨利耶夫 (Ｔｅｍｉｒｂｅｋ Ｓａｒｉｙｅｖ)、 奥通巴

耶娃等人又前往俄罗斯ꎬ 寻求外交上的支持⑤ꎮ 在局势已经基本明朗后ꎬ 吉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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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斯坦南部仍然有少部分巴基耶夫的支持者与临时政府进行对抗ꎮ 为此ꎬ 特克巴

耶夫的弟弟阿什利别克􀅰特克巴耶夫 (Ａｓｙｌｂｅｋ) 带领 “阿塔􀅰梅肯” 党的部分

成员前往贾拉拉巴德维护当地的安全秩序①ꎮ
其次ꎬ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仍然是反对派用以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ꎮ 但

与 “郁金香革命” 不同的是ꎬ “二次革命” 中反对派主要依靠北方部族的支持来

进行政治动员ꎮ 这一点可以从 “二次革命” 后的一份调查中得到佐证ꎬ 调查显

示ꎬ 虽然三分之二的北方人将巴基耶夫的垮台归因于 “绝望的人群的自发起

义”ꎬ 但只有 １５％的南方人同意这一说法②ꎮ 北方部族反对巴基耶夫的主要原因

仍然是缘于巴基耶夫对南方部族利益的过分偏袒ꎮ 巴基耶夫在其执政期间ꎬ 任命

了大量来自其家族和故乡的人员担任政府要职ꎬ 这使得吉尔吉斯斯坦政坛在巴基

耶夫统治期间为南方部族所把控ꎬ 从而引起了北方部族的政治力量的不满ꎮ 奥通

巴耶娃、 库洛夫、 阿坦巴耶夫、 巴巴诺夫等最初支持巴基耶夫的政治人物逐渐站

到了巴基耶夫的对立面ꎬ 并利用吉尔吉斯斯坦北方部族的力量来反对巴基耶夫ꎮ
在 “二次革命” 期间ꎬ 北部的塔拉斯州和纳伦州是反对派夺取控制权的最初地

区ꎮ 反对派运动随后席卷首都ꎬ 巴基耶夫很快下台ꎮ
最后ꎬ 传统政治习俗对此次 “革命” 仍然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但与 “郁金香

革命” 不同的是ꎬ “二次革命” 过程中忽里勒台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ꎮ 在 “二
次革命” 前夕ꎬ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ꎬ 反对派举行了一次忽里勒台ꎬ 向当局提出了

７ 点最后通牒ꎬ 其中包括要求巴基耶夫家族下台ꎬ 恢复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以及降

低关税③ꎮ 由于政府不愿回应反对派的要求ꎬ 反对派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在全

国各地举行忽里勒台ꎮ 当舍尔尼亚佐夫在前往塔拉斯地区进行忽里勒台的准备工

作时ꎬ 政府逮捕了他ꎬ 这件事更加激起了民众的愤怒ꎬ 抗议人群迅速占领了办公

大楼ꎬ 挟持了高级军官④ꎮ 此时ꎬ 安全部队已经无法控制局面ꎬ 抗议人群越来越

多ꎮ 当天ꎬ 反对派占领了科布尼 (Ｋｅｒｂｅｎｅ) 的政府大楼ꎬ 并在随后通过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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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政治力量: 吉尔吉斯斯坦 “革命” 反对派的动员基础　

忽里勒台选举出了新的领导集体①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晚上ꎬ 抗议者把反对派领导

人从国家安全局的监狱中里释放出来ꎬ 并带领他们上台ꎮ 可以看出ꎬ 忽里勒台在

“二次革命” 中扮演了重要角色ꎬ 它是 “二次革命” 的导火索ꎬ 也是反对派形成

新的领导集体、 宣布自己合法性的重要工具ꎮ
综上所述ꎬ 在 “二次革命” 中ꎬ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仍然热衷于通过非正

式政治力量ꎬ 尤其是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实现政治动员ꎮ 当然ꎬ 与 “郁金香革

命” 时的政治动员相比ꎬ 反对派在 “二次革命” 中的政治动员更加迅速ꎬ 其进

行政治动员的依托力量也发生了细微变化ꎮ 在反对派利用个人政治关系网络进行

动员的过程中ꎬ 特克巴耶夫、 奥通巴耶娃、 阿坦巴耶夫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导

人物ꎮ 在反对派利用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ꎬ 其主要依托力

量也从南方部族转变为了北方部族ꎮ 在反对派利用传统政治习俗进行政治动员的

过程中ꎬ 忽里勒台发挥了更为突出和重要的作用ꎮ

(三)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

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ꎬ 反对派仍然充分利用了他们所掌握的非正式政

治力量ꎬ 在短时间内即实现了广泛而有效的政治动员ꎮ
首先ꎬ 反对派仍然大量依托个人关系网络进行政治动员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４

日的议会选举结束后ꎬ 诸多反对派领导人物如特克巴耶夫、 巴巴诺夫、 托克托加

齐耶夫 (Ｔｉｌｅｋ Ｔｏｋｔｏｇａｚｉｙｅｖ) 等人即开始组织民众进行游行示威ꎮ 不过ꎬ 阿坦巴

耶夫和扎帕罗夫两人的支持者很快成为了游行示威的主力ꎮ １０ 月 ６ 日ꎬ 阿坦巴

耶夫被支持者从监狱中释放ꎬ 并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前往阿拉太广场发表演讲②ꎮ
阿坦巴耶夫的政治伙伴图尔杜库夫 ( Ａｄｉｌ Ｔｕｒｄｕｋｕｏｖ)、 尼亚佐夫 ( Ｍｉｒｏｓｌａｖ
Ｎｉａｚｏｖ) 以及阿坦巴耶夫的儿子塞伊特􀅰阿坦巴耶夫等人都加入了游行示威队

伍ꎮ 另一方面ꎬ 扎帕罗夫也被其支持者从监狱中释放ꎮ 之后ꎬ 扎帕罗夫将他的主

要政治盟友塔西耶夫、 马米托夫、 托克托苏诺夫 (Ｓｈａｒａｂｉｄｉｎ Ｔｏｋｔｏｓｕｎｏｖ) 等人任

以政府要职ꎮ 扎帕罗夫的这些政治伙伴对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影

响ꎬ 他们不但急需帮助扎帕罗夫组织民众进行游行示威ꎬ 而且接管了吉尔吉斯斯坦

的安全部门ꎬ 成为日后帮助扎帕罗夫压制政治对手、 获取最高权力的重要力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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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反对派继续利用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帮助自己实现政治动员ꎮ 由于出

身于南方部族的热恩别科夫已在 ２０１７ 年当选为总统ꎬ 因此 ２０２０ 年的 “革命” 中

反对派仍然是以北方部族作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ꎮ 据杜洛特科尔迪耶娃 (Ａｓｅｌ
Ｄｏｏｌｏｔｋｅｌｄｉｅｖａ) 的研究ꎬ 伊塞克湖地区的民众在此次政治运动中占了很大比例①ꎮ
而伊塞克湖地区正是反对派领导人物扎帕罗夫的故乡ꎮ 比什凯克的评论员亚历山

大􀅰克尼亚泽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ｎｙａｚｅｖ) 也认为ꎬ 这是各省和部族之间的一次典型

冲突②ꎮ 因此ꎬ 在 ２０２０ 年的政治运动中ꎬ 部族因素仍然是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所

依托的重要力量ꎮ 不过ꎬ 相比 “郁金香革命” 和 “二次革命”ꎬ 部族因素对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的影响的确已相对减弱ꎮ 一个典型例子就是ꎬ 扎帕罗夫作为

此次政治运动的最终胜出者ꎬ 其出身属于北方部族ꎬ 但他却长期在南方地区从事

政治活动ꎬ 而且他的最主要政治盟友塔西耶夫也出身于南方部族ꎮ
最后ꎬ 反对派仍然重视利用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习俗来为此次政治运动背书

和造势ꎮ 一方面ꎬ 阿克萨卡尔等传统政治身份仍然被反对派所重视和利用ꎬ 在阿

克萨卡尔的鼓舞下反对派能够召集更多的支持者ꎮ 塔西耶夫甚至联络激进的民族

团体 “四十骑士团” (Ｋｙｒｋ Ｃｈｏｒｏ) 为政治运动造势③ꎮ 另一方面ꎬ 忽里勒台等传

统政治机构仍然在此次 “革命”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以

“宪政改革刻不容缓” 为主题的全国性的忽里勒台在比什凯克举行ꎮ 会议的议题

包括: １０ 月 ５ ~ ６ 日事件后的国家局势及其出路ꎬ 向人民统治过渡的迫切性ꎬ 以

及吉尔吉斯斯坦地方自治的发展ꎬ 等等④ꎮ 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 组织以及阿卡

萨尔人委员会等都参加了此次活动ꎮ 与之前两次反政府运动相比ꎬ ２０２０ 年反政

府运动对忽里勒台的运用已经发生于原政府倒台之后ꎬ 因此ꎬ 此次忽里勒台的作

用主要是确认革命成果以及尽快确定新政府的合法性ꎮ
综上所述ꎬ 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ꎬ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仍然注重利用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等非正式政治力量来进行政治动员ꎮ 但与 “郁金香革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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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 相比ꎬ 反对派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进行政治动员的依托力量还

是发生了些许变化ꎮ 其一ꎬ 随着吉尔吉斯斯坦主要反对派政党建设的不断完善ꎬ
政党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的提升ꎬ 除

社会民主党、 “阿塔􀅰梅肯” 党之外ꎬ 一些新兴政党如 “比尔􀅰波尔” 党 (Ｂｉｒ
Ｂｏｌ Ｐａｒｔｙꎬ 意为 “团结”) 和布顿党 (Ｂｕｔｕｎ Ｐａｒｔｙꎬ 意为 “联合”) 也组织了部分

民众参与抗议ꎬ 对于当时的政治局势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其二ꎬ 部族认同与部族群

体、 传统政治习俗等非正式政治力量虽然仍被反对派所运用ꎬ 但它们对于 “革
命” 进程的影响已经大大下降ꎬ 反对派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的政治动员主

要依托其政治人物的个人政治关系网络来完成ꎮ 其三ꎬ 个人政治关系网络对于吉

尔吉斯斯坦政治运动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ꎮ 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 中ꎬ 一些老

一代的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人物如库洛夫、 特克巴耶夫、 奥通巴耶娃、 埃尔克巴耶

夫等的影响已经十分微弱ꎬ 而以扎帕罗夫为代表的新一代政治人物正在快速崛

起ꎮ 由于目前在国家中拥有最强个人政治关系网络的扎帕罗夫已经成为吉尔吉斯

斯坦总统ꎬ 所以ꎬ 上述趋势如果能够继续保持ꎬ 则吉尔吉斯斯坦频繁发生 “革
命” 的现象就有可能在扎帕罗夫任期内得到终结ꎮ

四　 吉尔吉斯斯坦非正式政治力量的动员机制

通过以上对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三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及其在吉三次 “革命”
中所扮演角色的分析可以发现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 “革命” 前夕ꎬ 反对派均

掌握着大量非正式政治力量ꎬ 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在 “革命” 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ꎬ 有效地促成了反对派的政治动员ꎮ
首先ꎬ 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ꎬ 反对派动员了大量支持者进行游行示

威ꎬ 给总统以巨大的政治压力ꎮ 对于很多民众来说ꎬ 反对派领导人首先是他们的

亲戚、 朋友、 同乡、 部族族人及受人尊敬的阿克萨卡尔ꎬ 在这些身份之后ꎬ 才是

政治运动的发起者ꎮ 因此民众在政府与反对派之间进行权衡的时候ꎬ 更愿意支持

自己较为熟悉的各反对派领导人或组织者ꎬ 而不愿意支持陌生的甚至是对民众不

友好的政府 (除非这部分民众本身就与政府的领导人存在非正式联系)ꎮ 在这种

情况下ꎬ 非正式政治力量很好地帮助反对派同民众拉近距离、 博取民众的支持ꎮ
有些时候ꎬ 利用非正式政治力量ꎬ 反对派领导人甚至只需要经过简单的一到两个

中间环节就可以对最基层的民众施加政治影响ꎮ 这极大地提高了反对派对民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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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动员的效率ꎮ 三次 “革命” 中ꎬ 反对派均通过非正式政治力量动员了数

万人参加游行示威ꎬ 考虑到吉尔吉斯斯坦的总人口并不多ꎬ 因此这些动员起来的

支持者已经足以给政府制造巨大的政治压力ꎮ
其次ꎬ 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ꎬ 反对派得以募集资金、 获取信息ꎮ 在

人们的普遍印象中ꎬ 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是羸弱的ꎬ 他们既缺乏资金ꎬ 也缺乏获

取信息的渠道ꎮ 但反对派利用非正式政治力量弥补了这一缺点ꎮ 很多反对派领导

人ꎬ 如巴基耶夫、 阿坦巴耶夫、 扎帕罗夫等等ꎬ 都有办企业经历ꎬ 或是与企业家

有较好的私人关系ꎮ 在吉政局发生变动时ꎬ 这些反对派领导人能够利用他们与企

业家的私人关系募集到大量资金ꎮ 同时ꎬ 反对派领导人大多都有担任政府高层职

务的经历ꎬ 即使这些政府职务因为种种原因被总统剥夺ꎬ 但由此形成的政治关系

网却可以长期存在ꎮ 利用这一因素ꎬ 反对派领导人得以暗中与政府中的高官进行

联络ꎬ 从而获取信息ꎬ 甚至策动政府高官倒戈ꎮ 例如ꎬ 在 “郁金香革命” 期间ꎬ
反对派领导人得到了安全部队长官尼亚佐夫 (Ｍｉｒｏｓｌａｖ Ｎｉａｚｏｖ) 的建议ꎬ 即反对

派应该从纳伦州和塔拉斯州开始动员①ꎮ 另外ꎬ 亚历山大 􀅰 克尼亚泽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ｎｙａｚｅｖ) 称ꎬ 在他与阿卡耶夫的讨论中得到消息ꎬ 内务部、 国防部

和安全部门的一些负责人正在与反对派领导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进行谈判②ꎮ
再次ꎬ 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ꎬ 反对派得以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ꎮ 在

反对派所掌握的非正式政治力量中ꎬ 有两支力量对于反对派争取合法性给予了帮

助ꎮ 其一是部族认同与部族群体ꎮ 吉尔吉斯斯坦深受部族政治的影响ꎬ 而很多反

对派领导人出身于总统的对立部族ꎮ 在发起政治运动时ꎬ 反对派领导人往往利用

自己的族群身份ꎬ 争取本部族族人对自己的支持ꎬ 并激起本部族民众对政府的不

满ꎮ 其二是以忽里勒台为代表的传统政治机构ꎮ 忽里勒台等传统政治机构在吉尔

吉斯斯坦民众中具有较高威望ꎬ 且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立法功能ꎮ 通过对忽

里勒台等传统政治机构的利用ꎬ 反对派得以在削弱政府合法性的同时ꎬ 为自己的

政治运动赢得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ꎮ
最后ꎬ 非正式政治力量使得反对派更加隐蔽ꎬ 从而使政府在打击、 削弱、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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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信息是学者特米尔库洛夫 ( Ａｚａｍａｔ Ｔｅｍｉｒｋｕｌｏｖ) 在对伊萨耶夫的采访中得到的ꎮ 参考:
Ａｚａｍａｔ Ｔｅｍｉｒｋｕｌｏｖ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 －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５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ꎬ ｐ􀆰 ５９７􀆰

Ａｚａｍａｔ Ｔｅｍｉｒｋｕｌｏｖꎬ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 Ｔｕｌｉｐ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ｓ􀆰 ３ － 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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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反对派的过程中面临更大障碍ꎮ 通常来说ꎬ 为了削弱反对派的力量、 防止反对

派发动政变ꎬ 政府通常会采取取缔政党、 逮捕反对派领导人、 查封反对派出版物

等手段ꎮ 但由于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的联络往往通过个人政治关系网络ꎬ 其进行

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来自非正式政治力量ꎬ 所以政府的上述手段并不能取得好的效

果ꎮ 以热恩别科夫政府为例ꎬ 在 ２０２０ 年政治运动前夕ꎬ 阿坦巴耶夫、 特克巴耶

夫、 扎帕罗夫等反对派领导人均被关押在监狱中ꎬ 但这并不妨碍反对派利用其地

下网络去组织和发动政变ꎮ
综上所述ꎬ 非正式政治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进行政治动员的过程中具

有独特的优势ꎮ 通过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ꎬ 反对派有效地克服了正式政治力

量不足以及发起政治动员 “常见” 条件相对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困难ꎬ 实现了

募集资金、 召集支持者、 获取舆论支持、 削弱政府合法性、 策反政府高层官员等

一系列政治目标ꎬ 进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动员ꎮ

结　 语

在吉尔吉斯斯坦历次 “革命” 中ꎬ 反对派通过对个人政治关系网络、 部族

认同与部族群体、 传统政治习俗这三支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ꎬ 实现了广泛而高

效的政治动员ꎬ 它影响乃至决定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现象值得深思ꎮ 只要这种非

正式政治力量在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ꎬ 吉尔吉斯斯坦政治便始终存在不稳定因

素ꎬ 一旦反政府运动的收益足够高ꎬ 反对派便倾向于发动反政府运动ꎮ 如何制约

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治的过度干预ꎬ 如何实现吉尔吉斯斯

坦政治的稳定良序发展ꎬ 成为日后需要研究的课题ꎮ
那么ꎬ 如何应对这种非正式政治力量对吉政局的影响ꎬ 吉政局的未来发展将

走向何方?
首先ꎬ 吉未来政局能否克服非正式政治力量的不利影响ꎬ 实现政局的平稳有

序发展ꎬ 将主要取决于能否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缺乏优

良的政治传统ꎬ 其政治转型也屡次遭遇挫折的情况下ꎬ 只有当强有力的政治人物

出现ꎬ 且能够实现权力的集中后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非正式政治力量才能被抑制在

合理区间内ꎮ 这对吉未来的领导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ꎮ 而且ꎬ 这一强有力的政治

人物在实现集权后ꎬ 还应克服对权力的欲望ꎬ 将权力无保留地交给下一任领导

人ꎬ 如此ꎬ 才能保证继任者同样能压制非正式政治力量ꎬ 并且保证吉政治局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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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前任领导人的离去而发生动荡ꎮ 为此ꎬ 未来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运作过程

中ꎬ 一定要处理好权力交接问题ꎮ 既要防止继任者权力过大ꎬ 也要防止继任者权

力过小ꎮ 如果继任者权力过大ꎬ 则有可能在权力交接之前即与现任领导者产生权

力冲突ꎻ 如果继任者权力过小ꎬ 则有可能出现继任者在权力交接后无法有效掌控

政治局势的问题ꎮ 而且ꎬ 在权力交接后ꎬ 仍然需要妥善处理前任者和继任者之间

的关系ꎬ 防止双方因为利益冲突而再次出现政治矛盾ꎮ
其次ꎬ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对于非正式政治力量的掌握和运用ꎬ 也在很大程度

上关系着吉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ꎮ 鉴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特殊国情ꎬ 可以说ꎬ 未来

的吉总统如果想要实现权力的巩固ꎬ 就必须加强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掌握和运

用ꎮ 唯有此ꎬ 才能以自身掌握的强大非正式政治力量为后盾ꎬ 实现吉尔吉斯斯坦

政治建设向前发展ꎮ 但这种对非正式政治力量的运用也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ꎬ 否

则ꎬ 就会严重地削弱总统执政的合法性ꎮ 基于此ꎬ 吉尔吉斯斯坦如要摆脱政治发

展的困境ꎬ 就需要警惕两种现象的发生ꎬ 一是裙带关系干预政治ꎬ 二是部族认同

干预政治ꎮ 然而ꎬ 扎帕罗夫在执政期间ꎬ 已经出现了任用亲属接手吉尔加朗

(Ｊｙｒｇａｌａｎ) 煤矿的情况ꎬ 并且其民族主义的立场也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族群

关系更为紧张ꎮ 因此ꎬ 未来扎帕罗夫执政之路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稳定之路还

存在诸多隐患ꎮ
最后ꎬ 在吉尔吉斯斯坦推进国家政治建设的过程中ꎬ 也要防范西方势力对其

国内政治的干扰ꎮ 非正式政治力量具有隐蔽性ꎬ 其对政治局势的影响经常不能被

政府有效察觉ꎮ 而西方国家对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局势的干扰往往就是通过非正式

政治力量来产生作用的ꎬ 途径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 个人关系、 新闻媒体ꎮ 在吉

尔吉斯斯坦政治发展的过程中ꎬ 要注意防范西方势力利用上述非正式政治力量对

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渗透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虽然在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发生的三次

“革命” 中ꎬ 社交网络并未作为一种主要力量被反对派广泛利用ꎬ 但随着近年来

吉尔吉斯斯坦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ꎬ 其网民数量和社交网络团体的规模均明显增

加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西方国家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反对派势力很可能利用社

交网络这一新工具ꎬ 谋求对吉发起下一次 “革命”ꎮ 对此值得密切关注ꎮ
(责任编辑　 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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